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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记忆，并非群体成员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他

们基于共同的文化工具所建构的关于群体过去的共同记忆，因此它不是关于过去的客观重

现，而是基于当下对过去的重构。集体记忆不仅具有凝聚和认同的作用，还具有规范群体价

值观和习惯、保存和丰富群体传统以及缓解个体和群体痛苦的作用。然而，集体记忆也涉及

选择性遗忘和压迫等道德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道德问题，道德教育在发挥集体记忆的凝聚和

认同作用时，还应通过对话建构“共享”的集体记忆，并培养学生集体记忆中的人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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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不少人对记忆感兴趣，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和柏格

森等。② 近现代以来，人们更是对记忆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更多是将记忆理解

为个体现象，而不太关注其社会性质。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以来，人们才逐步意识到

记忆并非仅是个体现象，还是社会现象。近些年来，虽然集体记忆已被广泛使用，但是它并

不像个体记忆那样具有某些基本的共识。此外，记忆一直是教育领域所关注的话题，但对集

体记忆的关注是晚近的事情，这些思考也主要限于如何通过教育建构主流的集体记忆，而从

道德教育的视角审视集体记忆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文旨在澄清集体记忆及其意义的基

础上，审视集体记忆的道德问题，并指明道德教育应如何关照集体记忆。 

 

一、集体记忆及其意义 

 

要审视集体记忆，首先需要澄清“集体记忆”这一模糊不清的基本概念。 

（一）何谓“集体记忆” 

以往关于记忆的研究大多将人视为孤立的存在，并以个体及其内在世界作为首要的分析

点，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它斩断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纽带。虽然记忆的神经基础可被看作记

忆的“硬件”，但是记忆的内容和人们对记忆的利用取决于社会。“与意识、语言和人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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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一种社会现象。”① 记忆不仅涉及人们的内在生活，还在内在生活中引入了一种受制

于社会条件的秩序和结构。人们通常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记忆。所以哈布瓦赫指出，存在

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这一看法来源于爱弥儿·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在他看来，记忆不能孤立于它的社会背景、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所模制的社会。② 而扬·阿

斯曼（Jan Assmann）则从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两

个方面揭示记忆的社会性质。他认为，情节记忆与我们的经验有关，语义记忆则与我们习得

并记住的所有东西有关。之所以叫作“语义”是因为它与意义和指称相关联，语义记忆有显

著的社会性。即便是情节记忆，很多时候也有一个与社会有关的意义结构 ③。 

既然记忆具有社会性质，那么集体记忆又指什么呢？哈布瓦赫并未给出集体记忆的明确

定义，后人基于他的理解对集体记忆进行了界定。詹姆斯·沃茨奇（James V. Wertsch）等人

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超越个体的记忆形式，由一个群体所共享。④ 保罗·杰德罗维斯基

（Paolo Jedlowsk）认为，“集体记忆是由集体生产、体制化、守护的并在集体成员之间相互

作用和传递的关于集体过去的一系列社会表征”。⑤ 从这些定义上看，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

共同拥有的记忆，它是群体成员实践活动长期积累、反复叠加而成的，但并不是个体记忆的

简单相加，而是“集体的记忆”。虽然这些定义点明了集体记忆的某些内涵，但它并未全面

而清晰地揭示出集体记忆的内涵。为了更好地理解集体记忆，还需从记忆主体、记忆内容和

记忆过程三个维度来把握。 

既然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记忆，那么集体记忆的主体自然就是群体成员，但

群体成员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如何才能判断这些记忆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呢？马格

达莱纳·亚伯（Magdalena Abel）认为，个体记忆关注个体如何记忆过去的事件，通常是个

体所独有的；集体记忆则关注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是如何记忆过去的。虽然记忆的主体都是

个体，但集体记忆中的主体被视为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个体，并在回忆过去时使用一套特定

的文化工具。⑥ 因此，集体记忆的主体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而不是脱离群体身份的个体。

集体记忆的内容不是若干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群体成员通过某些共同的文化工具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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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建构的关于群体过去的共同记忆。沃茨奇将这种文化工具称之为“叙事模板图式”

（schematic narrative templates）①，在他看来，无论集体记忆如何形成，由谁控制，都必须

使用相同的“叙事模板图式”，这样才能确保集体记忆的共同性和一致性。 

作为群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记忆，“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

的概念”② 。在英文中“collective memory”和“collective remembering”是有区别的，前者

更多指涉静态的知识基础，后者则更多涉及到对过去表征的重建，这一过程往往具有相当大

的争议性。③ 集体记忆作为暂时性的、相对稳定的共同知识体系，背后始终存在着某些内在

的张力，由此人们进行着持续的斗争，以控制对过去的理解。这也正好回应了沃茨奇关于集

体记忆三个特性的论断：其一，主动性，集体记忆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行为，即积极的

行动者和他们所使用的文化工具之间的中介行为；其二，社会性，在集体记忆中使用的文本

资源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带来了它们的社会位置和观点；其三，动态性，集体记忆并非稳定

和恒久不变的，而是持久变化的。④ 

人们往往认为记忆是客观的，殊不知社会已经通过语言、思想等方式润饰了记忆，让它

符合现实的要求。因此，集体记忆可用于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

是与社会主导的思想相一致的。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进一步区分了集体记忆的

两种建构，他认为，“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对过去

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⑤。前者表明了建构的连续性，后者表明了建构的偶然性。 

虽然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是不同的，但是要想将二者完全区分开来也是困难的，甚至是

不可能的，因为二者“在根本上是相互作用的”⑥。一方面，个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

的。另一方面，集体记忆也需要通过个体来实现，并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哈布瓦赫曾

矛盾地说道：“虽然集体记忆持续存在，并从一个连贯的群体中汲取力量，但它是作为群体

成员的个体在记忆。”⑦ 保罗·里尔克（Paul Ricoeur）也认为，记忆既需要“个体自我意识

状态的凝聚”，也需要“集体实体保存和回忆共同记忆的能力”。⑧ 凯瑞卡·阿菲鲍姆（Er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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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felbaum）直接点明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辩证联系，即我们的经历和私人回忆在与集

体记忆的对抗中不断被评估和塑造。① 看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二

者之间既存在某些冲突，也存在某些一致。集体记忆会“规训”个体记忆，使后者与其保持

一致；个体记忆中渗透着集体记忆，让后者可以存在下去。 

综上所述，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记忆，但并非群体成员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

而是他们基于共同的文化工具所建构的关于群体过去的共同记忆，因此它不是关于过去的客

观重现，而是基于当下对过去的重构。同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在现实中是相互作用的，

难以完全分开。 

（二）集体记忆的作用 

集体记忆具有凝聚和认同的作用。“re-remembering”和“re-collecting”意味着成员重新

加入和重新集合，以及重新集合已经离散的东西。关于集体记忆这一作用的认识最早来源于

迪尔凯姆，他认为每个社会都需要一种连续性的关于过去的感觉，因为它可以赋予个人和群

体以身份。集体记忆就此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成为创造团结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② 如果没有关于过去事件的共同记忆，人们就很难形成某种个体或者群体的身份。“没有记

忆，我们永远不会找到回家的路，认出我们的家人。”③ 我们今天创造了现在的记忆，为那

些继承我们的人创造了未来的身份。每一代人都在重建过去的记忆，以适应现在的身份。④ 集

体记忆提供了一种连接，通过它，人类构建了群体认同，实现了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因此，

哈布瓦赫指出，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各个时期的记忆，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

关系，使得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⑤ 集体记忆的凝聚和认同作用需要周期性纪念的维

持，因为神圣的象征和对过去事件的庆祝有助于回忆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的重大事件。 

关于集体记忆的凝聚和认同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国家”和“民族”等特殊群体进

行了解释。阿斯曼认为，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正典、一个共同的信念和一个强烈的身份认同

才能生存下去，而记忆和回忆对一个国家和个人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⑥ 这也是现代国家非

常重视集体记忆的重要原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从历史文化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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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意识的视角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①，通过对共同过去的想象、建构和

记忆，可以将民族成员凝聚起来。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有形的制度化约束下的

关系或者以血缘、法律所界定的关系外，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对共同事件的记忆形式

停留在人们心目中的，通过这种记忆能够让群体成员在心理上有归属感，同时增强该群体内

部的凝聚力。②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群体是一个记忆的群体。”③ 不同于阿斯曼

和安德森，阿维夏伊·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是从记忆伦理的角度揭示了集体记忆的

凝聚和认同作用。在她看来，人们在深厚的关系中以共同的记忆来形成“我们是谁”的意识，

这种深厚的关系就是一种伦理关系。④ 因为人是符号动物，所以人们可以在不必面对面接触

的情况下形成象征性的团结关系，即通过操作集体记忆的符号而形成集体共同体。 

除了凝聚和认同的意义外，集体记忆还可以为群体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观念体系，有效

地规范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某些人物或事件进入集体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符号或意

义，进而形成一种观念体系。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集体记忆来把握当下社会大众的社会观

念、道德状况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利用它们的教化力量对社会大众，尤其是

未成年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集体记忆可以赋予个体记忆以意义，通过集体记忆与个体

记忆的互动，前者所蕴含的观念体系就会通过记忆逐渐内化为个体的观念体系，进而规范个

体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使得个体在不经反思和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相应的行为。 

集体记忆对于群体传统具有保存和丰富的作用。集体记忆是活在当代人记忆中的传统。

当集体记忆通过文字的形式超越时空限制之后，它就可以转化为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就包

含了群体的传统。因此，集体记忆对于群体的传统具有保存的作用。但集体记忆的这一作用

还不限于此。集体记忆是基于当下对过去的重构，这意味着集体记忆从当下的视角为过去赋

予了新的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过去的一种丰富。在阿伦特看来，当下是“过去与未

来之间的裂隙”⑤，只有通过当下，人才能打破时间延续性，让过去和未来在此汇合，进而

为当代人开辟属于自己的新道路⑥。在集体记忆中，过去复活了，并通过当下的重构而丰富

了过去，随后再通过集体记忆的文字化，集体记忆又逐渐沉淀为新的传统。 

集体记忆对个体和群体的痛苦具有缓解的作用。当个体和群体的痛苦在集体记忆中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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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或处于一种包含忏悔的集体记忆中时，个体或群体的痛苦就会因为承认和忏悔的作用获

得某种缓解，因为这种集体记忆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会给予这些遭遇伤害的个体和

群体某种被承认和被接纳的感觉。相反，如果个体或群体处于一种否定或拒绝个体或群体遭

遇伤害的集体记忆之中，则会加剧他们的痛苦。 

 

二、集体记忆的道德问题 

 

虽然集体记忆具有多种积极作用，但集体记忆是否涉及道德问题呢？ 

（一）集体记忆中的选择性遗忘 

在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中，往往会歪曲过去。比如，大屠杀就会在某些群体重构中被选

择性遗忘。哈布瓦赫曾揭示了集体记忆的可操控性，进而揭示了国民的集体遗忘或记忆，以

及个人遗忘或记忆受制于集体记忆框架的问题。① 要凝聚某些个体并维持他们对某个群体的

认同，就需要消除可能导致个体彼此分离和群体相互疏远的记忆。在理性的驱使下，人们就

会按照符合我们此刻观念的秩序，在记忆中进行挑选，抹去其中一些，并对剩余的加以排列

组合。詹小美等人指出，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包含共同体政治的建构，通过选择性记忆和结

构性遗忘可以促使客体产生某种由共同体政治所赋予的性质和特征。② 比如，公共编年史就

是关于某个特定社会的历史及其官方的记忆程序，它决定了构成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合法内

容。在安德森看来，所有意识内部的深刻变化都会随之带来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历史

情况下，叙述就从这样的遗忘中产生。③ 选择性遗忘与建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遗忘的

同时也必定建构了某些记忆，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记忆的“反事实”性质。为了维持这种

集体记忆，人们就必须依靠一定的策略来实现，比如持续的灌输、物体的铭刻、集体的回忆

和口头的传诵等。 

“历史”和“集体记忆”的区别与冲突有利于进一步理解集体记忆中的选择性遗忘问题。

一般而言，正式的历史渴望提供对过去的准确描述，它要求人们放弃偏爱的、往往是自私的

叙述。相比之下，集体记忆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认同的目的，往往会为了保存既定的叙述而

忽视相反的证据。比如，荷马不仅歌颂阿喀琉斯的伟大，而且也颂扬赫克托尔的伟大；希罗

多德反对通过胜利和失败遮蔽对象应得的颂扬；修昔底德则擅于并列地呈现不同的立场。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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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奇等人指出，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要意识到它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超然

度，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它，要接受主角的动机和行为的模糊性，包括道德上的模糊性。相反，

集体记忆则追求简单化，从单一、坚定的角度看待事件，对任何模棱两可的东西都不耐烦，

并将事件简化为神话原型。① 因此，历史学家经常警告人们不要为了服务于现在而发明、改

造和重建过去，但在集体记忆中，这恰恰是值得鼓励的。 

（二）集体记忆中的个体与群体压迫 

集体记忆的重建要求人们不仅要在脑海中重现他们生活中过去发生的事情，还要修饰它

们，以便赋予它们一种现实所不具备的威望。② 当个人记忆或某些边缘群体的集体记忆与主

流的集体记忆相背离时，前者往往会在主流的集体记忆中湮灭，或者仅仅存在于社会的边缘，

无法公开表达与交流。因此，集体记忆中的冲突与压迫常常会以沉默和缺席的形式出现。③ 罗

伊·罗森茨韦格（Roy Rosenzweig）等人的调查发现，与白人关注历史的进步方面相比，非

裔美国人则关注国家历史的不同方面：他们特别关注奴隶制、民权和马丁·路德·金；他们

强调压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问题。④ 看来，这种压迫往往体现为胜利者的集体记忆对失败

者的集体记忆的压迫，作恶者的集体记忆对受害者的集体记忆的压迫。当然，这种压迫也会

体现为受害者的集体记忆对作恶者的集体记忆的压迫，因为二者是可以转换的。比如，阿伦

特曾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作为原受害者角色的以色列当局试图将这场审判变成一

种政治的意识形态，进而否定了曾经在大屠杀过程中，一些欧洲犹太社团领袖在挑选他们的

教友，那些不太“显要的”犹太人，把他们先行送到毒气室时，与艾希曼进行了“合作”。⑤ 

任何记忆都离不开语言，而语言中的压迫也会与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造成隐蔽的压迫。

哈布瓦赫认为，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⑥ 正是语言以及

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习俗系统，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重构过去，而那些不能通过

语言表达的东西就不能被回忆起来。由此来看，集体记忆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语言这一群体

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文化工具，通过语言各种记忆才能被交流，进而汇聚成集体记忆。如果说

集体记忆与语言密切相关，那么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压迫性质就会影响集体记忆。诺曼·费尔

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语言被卷入权力和权力斗争的中心，语言是决定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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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社会实践，不仅社会决定语言的使用，语言也决定社会。① 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一致

性往往依赖于常识（Common Sense），因为常识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它对于维

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发挥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② 布朗尼·戴维斯（Bronwyn Davies）也

认为，通过语言限制、塑造，使一种世界成为可能，另一种世界成为不可能。③ 当语言与集

体记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语言压迫的隐蔽性也会使集体记忆中的压迫变得更具隐蔽性。 

 

三、道德教育对集体记忆的关照 

 

学校不仅可以通过历史、德育等课程，通过学校生活，尤其是各种仪式和活动，还可以

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建构集体记忆。如果学校要想避免集体记忆建构中的道德问题，那么道德

教育就应关照集体记忆。 

（一）发挥集体记忆的凝聚和认同作用 

集体记忆具有凝聚和认同的作用，它有利于个体获得稳定的群体身份感，不至于处于无

根的漂浮状态。史文德森指出，个人身份以叙述身份为前提，亦即一个人能比较连贯地表述

自己，如果缺少一个承前启后的真实历史，就使得个体必须随时随地寻求个人身份。④ 在当

今这个传统式微、群体身份缺失的背景下，集体记忆更能发挥其凝聚和认同的作用。 

其一，道德教育应关注学校生活中各类仪式的集体记忆功能，实现群体的凝聚和认同。

仪式及其象征意义是传递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持群体身份的必要条件。通过仪式的

形式性和表演性特点，它能以非语言的形式塑造和维持集体记忆。正如阿曼斯所言：“仪式

被定期地重复以便记忆得到不断更新”。⑤ 学校生活中有多种集体仪式可以利用，除了共同

的仪式，如开学仪式、毕业仪式、升旗仪式、入队仪式、传统节日仪式等，还有各种学校的

特色活动仪式，如读书节、美食节、音乐节等。 

其二，道德教育应关注集体记忆中的情绪和情感记忆。迪尔凯姆等人曾指出，情绪在任

何回忆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能促进更强烈、更持久的关系。一个事件越能激起一

种情绪，它就越能激发出社会共享，以及对该事件清晰、精确、具体、持久的记忆。⑥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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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显示，强烈情感不仅强化记忆，还使记忆更易被提取和召回。与自豪、惊喜等积

极情感相比，悲痛、愤怒、仇恨等负性情感的回忆率要高得多。鉴于此，教师可以创设有利

于激起学生情绪和情感的情境，进而通过集体的情绪和情感记忆实现群体的凝聚和认同。当

然，在关注情绪和情感的作用时也要警惕其限度，尤其对于负性情绪和情感而言，比如，避

免将仇恨对象泛化。 

其三，道德教育应重视集体记忆的文化转向，实现其凝聚和认同功能的时间超越。阿斯

曼曾将集体记忆称为“交际性的短时记忆”，它是一种与同代人，或最多不超过三四代人共

享的记忆。要想突破时间的限制，就必须将其符号化为“文化性的长时记忆”，即文化记忆。

① 在记忆与沟通技术的关系发展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从口头表达到书面文字的重大过

渡。在安德森看来，报纸和小说领域保证了命运共同体的感知，可以让那些素未谋面的人产

生共享的文化。② 对于道德教育而言，一方面应通过德育和历史等课程引导学生学习所在群

体的历史文化，见证那些作为文化形态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字书写、课程设计和

校园文化建设，将集体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 

其四，道德教育应关注关于本群体罪错的集体记忆，发挥其凝聚和认同作用。安德里亚

斯·朗格罗尔（Andreas Langenohl）指出，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从辉煌的过去中获得整合

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这样的表现很可能被公开挑战。相比之下，对模糊甚至直言不讳的犯

罪历史的描述反而会在社会层面上起到象征性整合的作用，这开启了集体认同的消极模式的

可能性。③ 人们可能会担心，引入本群体的罪错会造成群体的分裂。但是，如果道德教育仅

仅把关于罪错的回忆视为一种过渡，它不仅不会引起群体的分裂，相反，它还有利于群体共

同福祉的实现。因为关于罪错的主动回忆也是正视罪错的一种表现，这种正视表明了一种态

度，即恳请受害者的宽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引入并正视过去的罪错成为双方达成和解的

过渡环节，成为实现共同福祉的前提。 

（二）对话与“共享”集体记忆的建构 

集体记忆的建构会与某些权力勾连，进而造成选择性遗忘和压迫。学校作为一种社会机

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某些权力，因此学校常常通过课程和活动等去粉饰过去，建构权

力所需要的集体记忆。当某些记忆威胁主流权力时，学校会选择排斥和压制，让这些记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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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边缘或沉默中。正如沃茨奇所言：“很难想象还有比现代国家——尤其是通过教育体系——

所做的更广泛、更大规模的努力来创造和控制集体记忆。”① 然而，学校不同于其他社会机

构，因为教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确保了学校作为人类精神的高地。因

此，学校也应对权力所需建构的集体记忆保持着一份理智和克制。 

为了化解集体记忆中的压迫问题，玛格丽特区分了“共同的记忆”和“共享的记忆”。

在特定社会中，如果记住事件的人的比率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我们就把对事件的记忆称为共

同的记忆。而共享的记忆却不是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共享的记忆需要内部之间的关联，它

融合和调整着记住事件的人的不同视角。② “共享的记忆”的概念包含了公共属性，即通过

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公开对话，进而实现对过去更加全面的记忆。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共同协

作对记忆具有一定积极作用。③ 

为什么记忆的公共属性非常重要呢？一方面，经历过历史人性灾难的人们，幸运的和不

幸运的，都只能拥有对过去的局部零碎记忆。玛格丽特指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和任何一

个人都有责任努力确保记忆被保存下来。但这不等于每一个人有责任记住一切。”④ 另一方

面，因为集体记忆会受到当下社会结构的限制，其必然会产生对事实某种程度的歪曲或误解，

让拥有不同视角、不同类型的记忆的个体和群体进行对话，有利于重建一种“共享”的集体

记忆，进而打破其中的限制和压迫。凯斯·巴顿（Keith Barton）的研究表明，那些考虑多

种解释的学生将比那些被限制在一种单一的、占据主导的历史理解方式的学生，更好地准备

了民主审议的要求。⑤ 建构“共享”的集体记忆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集体记忆的忘却

机制下，个体虽然会压抑自己的记忆，但不会全然忘却。个体既可以“顽固”保存不愿与集

体共享的记忆，也能在一定条件下挑战集体记忆的框架。⑥ 鉴于此，道德教育应培养学生的

对话意识，以此建构一种“共享”的集体记忆，进而超越个体或群体的狭隘。 

“共享”的集体记忆并不追求强制的一致性，也不试图超越分歧。从约翰斯顿·普里斯

（Johnston Price）所提出的“共享但不一定一致的过去”的理念出发，协商的民主应成为一

种理性选择，在其中“敌人”转变为“对手”，它不是要消除对抗，而是追寻一种反思性的

记忆模式，积极关注问题和记忆的过程，鼓励批判性思维，并促进真正的对话。鉴于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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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对话意识，不仅关注潜在的历史性对话，而且要认识到历史

性对话的框架如何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然而，人们忘记过去并不像关掉麦克风那么简单，

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承认别人的记忆，协商并理解对方在共同的过去中遭受的苦难，

恰如其分地承认自己的过错。正如阿斯曼所言，“我们有必要把所有太过狭隘的、只属于自

己的集体记忆炸成碎片。”① 

（三）培养学生集体记忆中的人类意识 

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会使集体记忆陷入某种狭隘。一方面，作为社会机构的学校可能在

建构主流权力所需要的集体记忆中陷入某种险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群体，学校需要建构

某些维护自身的集体记忆，学校可能出于“群体的自私”，建构某些狭隘的集体记忆。 

为了避免陷入狭隘，道德教育不仅需要关注基于某些群体的集体记忆，也需要关注基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性尊严的人类记忆。在徐贲看来，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

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

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② 阿斯曼也认为，在承认对他者造成苦

难但这并不都是他们的过错的行为中，人们能看清楚一个致力于某些人类尊严的基本规范。

例如，“奥斯维辛”远远超出受害者和作恶者的记忆范围，它是一个关注人类尊严的全球性

问题。③ 因此，道德教育在关注集体记忆的凝聚和认同作用时，还应培养学生的人类意识，

警惕人类共同灾难的发生，不能仅限于关心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还要关心我们“有道德

责任”记忆什么。在马格丽特看来，人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

件。④ 因为，这些人道灾难能够促使人们去关心人类的共同处境和共同灾难。 

记住人类曾经的苦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它需要超越群体的限制之时。因

此，人们对某些历史的记忆本身就具有道德意义。任何亲身经历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徐贲由此提出了“是见证”

和“作见证”的区分。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是那些因为曾在

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

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前者只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后者才是灾难的积

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

 
① JAMES V W, HENRY L R. Collective Memor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J]. 

Memory, 2008, 16(3): 26 
②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序 12 
③ JAMES V W, HENRY L R. Collective Memor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J]. 

Memory, 2008, 16(3): 29 
④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序 13 



变。① 鉴于此，道德教育应培养学生“作见证”的意愿和勇气。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

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愿和勇气更是道德教育的重要

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苦难受害者才不至于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中。 

以人类的视野去记住某些灾难，还要实现从“不记”前嫌向“不计”前嫌的转换。② 换

言之，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以全人类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

前的过错。宽恕是“不计”前嫌的核心，但简单的忘却并不是宽恕，因为宽恕是一种有意识

的决定行为，它可以改变人的态度，真正克服愤怒和仇恨。③ 在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看来，面对曾经的极端暴力，纯粹的记忆或纯粹的遗忘都无法让人们彻底走出

过去，要想真正走向社会融合，就必须与过去的屠杀和类似的罪恶达成某种和解，而回忆则

是通往和解之路上必经的一步。只有在政治上进行悔过、承认受害者，才能减轻罪恶感，创

伤的过去才能真正成为历史。④ 鉴于此，道德教育应引导学生正视群体和人类过去所犯的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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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Memory and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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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llective memory is the common memory owned by group members, which is 

not the sum of individual memories of group members, but the memory constructed by group 

members based on their shared cultural tools. Therefore, collective memory is not an objective 

reproduction of the past, but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based on the present. The primary 

significance of collective memory is its cohesion and identity. In addition, it also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regulating group values and behavior habits, preserving and enriching group 

traditions, and alleviating individual and group suffering. However, collective memory involves 

moral problems such as selective forgetting and oppress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se moral 

problems, moral education should construct "Shared"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dialogue and 

cultivate students human consciousness in collective memory. 

 Key words: memory; individual moral; collective memory; moral problems;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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